
印象最深的一次服务最忙的一个月最忙的一个月

QIANJIANG EVENING NEWS ·读城记
662023.1.16 星期一 责任编辑：马军/版式设计：王磊/责任检校：姚清2023.1.16 星期一 责任编辑：马军/版式设计：王磊/责任检校：姚清

新闻报料
扫二维码

小时记者帮

曾经开过店、做过主播和销售的程丽萍，现在是一名陪诊师。上个

月是程丽萍近一年来最忙的一个月。

“乙类乙管”“新十条”⋯⋯在疫情防控政策逐步优化形势下，医院

作为救治患者的“主阵地”，压力增大。如果说，把医疗资源留给更需要

的人，尽量不去医院，是很多人的共识，对陪诊师来说，去医院却是不得

不为之的生存方式。

有些患者去门诊、购药甚至动手术，都离不开陪诊师。而疫情防控

新形势下的陪诊师，心态也更复杂了一些。

天天跑医院，度过从业以来最忙的一个月

陪老人坐上120，帮急救车护士取药
疫情高峰中的陪诊师：其实我也有点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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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段时间，估计程丽萍是整个杭城跑医院

最勤的人之一。“陪诊订单一个接一个，真的很忙。”

其中不少订单，是需要陪着去做CT或发热门诊。

“天天跑医院，其实我也有点怕，我还没阳。”程

丽萍至今还没有被感染。家人一直在劝她暂时休息

一下，程丽萍摇摇头，“患者来找陪诊师，一定是因为

有迫切的需求，不能辜负他们对我的信任。”

程丽萍说，这段时间需要她陪着上医院的患者

大都是独居老人，“儿女在国外，有些是家人去了外

地出差，老人不幸感染，只好找人陪去医院。”

前段时间，程丽萍碰到一位八旬老人。老人有

多个子女，当时都不在身边，有的生活在国外和国内

其他城市，有的刚好去外地出差了。“接到单子后，我

去了老人家里。当时老人已经发烧，浑身没力气，躺

在床上，我看着蛮心酸的。”

按照老人儿女的要求，程丽萍购买了相关药物，

帮助老人服下。后来老人病情变化，她还帮忙叫了

120，并陪车到了医院。

去医院的路上，老人一直在咳痰，程丽萍一路帮

老人擦拭，“真的是太揪心了⋯⋯到医院后，老人的

家人赶到，我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下来。”

几乎每天在杭城各医院奔波的程丽萍，至今还

未感染，她笑称“我还蛮幸运的”。这和她严格做好

防护脱不了关系：坚持戴口罩，随身带酒精保证需要

时及时消毒，回家首先换外套、洗手⋯⋯

热情又细心的程丽萍觉得，自己还蛮适合做陪

诊师这一行的。

“关掉杭州的小店后这一年多，我做过直播也带

过货，但对 50 岁的我来说，都不是理想工作。”一次

在治疗腰间盘突出时，程丽萍刷短视频了解到了陪

诊师，原本就做过志愿者的她有了想法，并在去年 7

月回到杭州成为一名陪诊师。

“陪诊师的单子主要是从自媒体平台上获得

的。”有之前积累的经验，程丽萍很快就上手了，“我

特意定制了一个帆布包，在上面印上我的信息，在陪

诊过程中，这也是一种线下的自我宣传。”

订单一个接一个，她天天跑医院

有人说，独自一人去看病、去做手术，是孤独

的最高境界。幸好，有程丽萍和张飞们陪伴着孤

独者，充当着各种角色。

他们有时候是丈夫。

程丽萍记得，有天晚上11点多，有位孕妇打

进电话，“说已经怀孕33周，突然见红了，老公出

差不在家，问我能不能陪她去医院看看。”

程丽萍立马打车赶到，孕妇很紧张很害怕，

“我能感受到她的无助，一边安抚她的情绪，一边

帮忙挂号。”程丽萍一直陪着孕妇，直到从医院返

回家中。

他们有时候是父母或兄弟姐妹。

张飞记得，有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要做手术，

需要有家属或亲友在场，“因为是一个小手术，她

觉得让同事或家人从外地专门来一趟，实在太麻

烦了。”在等待手术时，小姑娘在病床上辗转反侧，

“我就和她聊聊天、说说笑话，开导情绪。”

因为是全麻手术，患者术后要保持清醒，张

飞一直陪着唠嗑了两个小时。临走，小姑娘表达

了谢意，说下次有事还叫他。张飞连连摆手，“不

要有下次了，不要再生病，要保持健康哦！”

他们有时候是朋友。

有一次，程丽萍陪一个行动不便的女孩，从

医院租了一台轮椅，把女孩从家推到医院。“看完

病后，小姑娘约的时间还有多，她就让我推去洗

头。我们聊了很久，就像朋友一样。”

⋯⋯

要强调的是，陪诊师在陪诊过程中起的是陪

伴和帮助的作用，而不做任何和治疗相关的决

定。为了保护双方，陪诊师和患者事先会签署免

责协议。

在工作过程中，程丽萍和张飞都收到了不少

患者的感谢。这份成就感让他们有信心继续在

这条路上坚持下去。

“这些陪诊经历，让我明白人生最重要的是

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其他都是浮云。”张飞说。

程丽萍想成立陪诊师团队，服务更多的人。当

然，她希望病人越来越少，大家健健康康才最好。

陪伴孤独的患者，用温情来演好各种角色

“来找我们的，一般都是家人不在身边又不

愿意麻烦朋友的人。”95 后陕西小伙张飞说。张

飞是一名刚从业三个月的新陪诊师，和程丽萍一

样，也是从短视频平台上了解到陪诊师这一行

的。

为了方便服务患者，张飞租住在医院边上，

“离地铁也近，接单后能以最快速度赶过去。”

和程丽萍不同，张飞的患者多数是三四十岁

的年轻人，“可能我们很多推广都是在短视频平

台上进行，老人们看不太到吧。”

上个月，张飞的订单很多，去得最多的是呼

吸科，“最多一天接了三单，不少是复诊和开药的

单子。”

因为疫情原因，很多人不愿意去医院，就让陪

诊师帮忙。“别看开药很简单，但医院这么繁忙，排

上一两小时的队太正常了。”排队、寄药、排队⋯⋯

这些天张飞每天都在排队中度过，“一天三单基本

是极限了，再多的单子就要分给朋友。”

说到印象最深刻的事，张飞记得，有一个年

纪相仿的护士发了疹子，但她要在急救中心跟救

护车，很忙，没有时间去看病，就联系了张飞。“我

帮她挂了号，然后视频连线，让医生问诊开药，然

后给她把药寄过去。”

同样天天跑医院，张飞没有程丽萍幸运——

他已经“阳”过了，“还好，吃了两天药，就不难受

了，然后继续接单。”

急救车护士生病，委托陪诊师配药自己仍上班急救车护士生病，委托陪诊师配药自己仍上班

他们给自己的定位

陪诊师程丽萍陪诊师程丽萍 陪诊师张飞陪诊师张飞（（左左））正在陪老人就诊正在陪老人就诊


